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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编说明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是从本会近二十年来编辑出版的

文史资料中精选而成，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教

育医卫、工商经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名胜园林等诸

方面，分为《世纪风云》、《杏坛忆旧》、《文苑撷英》、《风

俗趣谈》、《商海沉浮》、《梨园往事》、《府园名址》、《艺林

沧桑》八卷，共约 350万字。

这套丛书主要收录北京地区的史料，上起 1898 年戊戌

变法，下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个别篇目有所突

破。入选篇目以历史当事人或见证人亲历、亲见、亲闻的

回忆录为主，也有少量是通过采访调查整理而成的。丛书

未收中共党史资料，以体现同党史部门的分工与区别；但

是有关统一战线和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的史料，在个别篇

目中也略有涉及。

这套丛书属于文史资料的分类汇编，是根据已有史料

的实际情况进行遴选的，难免有或轻或重、某些卷的内容

不单一、书名不能完全涵盖全卷内容等情况。编辑时，除

订正个别技术性的错误以外，对文字一般不做大的改动；

原则上不重新考订史实，只对已经发现的明显错误进行纠

正。由于篇幅所限，有的篇目收入时作了一些删节和摘选。

重新厘定了部分文章的标题。由本市各区县政协和民主党

派、工商联提供的稿件，书中不一一注明。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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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乙

我曾说过：“文史资料”类书籍属于我最爱看的图书行列。

我至今还这么看，这么想。

而且，我愿意向广大读者做这样的推荐。

我还要补充一句：“文史资料”类书籍也是最好看的书籍。

这么说，并无夸张之意。

世界上的事，常常是很奇怪的。它产生的初衷，并不和后

来的结果相吻合。“文史资料”便是这种奇怪事物之一。

周恩来总理是“文史资料”这个事情的首创人，从这个角

度讲，他是个发明者。因为，历史上没有过，外国没有过，本

国也没有过。实属首创。

常说：某件事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文史资料”当属于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事物之一。而

且是很辉煌的一个。

周恩来总理四十年前倡导编纂“文史资料”时，并不是为

了好看，他是为了存史。他让那些经历过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参

与者，将自己“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事如实地记载下

来，不怕细小，不必成系统，也不必加评价和分析，只是存

真，作为正史的参考和补充。

这个思想，后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首先，它成了一个事业，很大很大的事业。周总理把这事



分给了政协办。政协有全国的，有省市的，有区县的，下面都

有搞文史资料的专门队伍，总人数达千人之众。征集史料之

广、之多都达到了宏伟的程度。出版了许多许多出版物，有选

编系列，有专题专集，足以武装专门的书店和图书馆。总之，

有了队伍，有了成果，浩浩荡荡，成了气候，了不起。

其次，它造就一大批非常有可读性的出版物。正因为“文

史资料”的王牌是“三亲”，便产生了独特的阅读效果。撰写

回忆的人中许多是历史上知名的人士，他们的名字对许多读者

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便是所谓“名人效应”吧。同样，被

回忆的事也涉及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知名人士，也是很能

引起读者兴趣的。这便有了阅读价值和市场价值，而且天生铺

垫了它的普及性。于是，“文史资料”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就走

进了广大读者的视野，而不光是在历史学家书斋中被收藏、被

研究、被利用。应该说，它的利用率极广，既是史书，也是货

真价实的高档次的大众读物。

再其次，名为“文史”，实则“百科”，什么都有，从政治、经济、

文化、艺术，到民俗、传记，五花八门，面面俱到，涵盖面、涉猎面

极广，超过任何一类现存杂志，是跨门类的超级百科大杂志。每

一册都有保留价值，可以上架成库备查。

这么个好东西，如果再精选一下，精益求精，岂不更妙。

于是，便有了《北京文史资料精华》。

我自己既是“文史资料”的老读者，近十五年又成了一名

业余的“文史资料”工作者，自觉有资格说上面那些真诚的
话。

它，有实，有味，有史，有趣，我爱它，也愿大家爱它。

199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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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士 元

一、青少年的求学生活

我是北京土著，世居京城近六百年。据父辈说，先祖曾在

东交民巷经营人参店，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店铺与那里的

衙署及府第等同被入侵者烧为灰烬，祖辈产业荡然无存；父伯

一辈均以做小手艺为生。

1907年我生于北城。儿时读私塾，就是念“三百千千”

(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 一类的启蒙读物。私

塾堂都离家不远，我印象较深的是地处地安门外帽局胡同的私

塾堂。附近有个当年颇有名气的庆和堂饭庄。我现在还记得私

塾先生姓曹，30年代时我们还在一起共过事。现在特别介绍

一下，1912年我最早上的私塾堂，地点在地安门东，是原清

朝太医院一个御医办的。

当年虽是辛亥革命后，由于溥仪仍在清宫内廷居住，太

监、宫女及护军仍为小朝廷服务；处理皇亲家族事宜的宗人府

① 本文系单士元先生平日与子女闲谈往事时的记录，由竹君整理而成。



衙门及太医院均未裁减。太医院还是照旧在此祭祀三皇 (即伏

羲、神农和黄帝)。还举行历代名医祀典，由太医院院判主祭，

身穿蟒袍黻服，儿时父母曾携余观其仪。

这个私塾堂是由太医院陈佐领官 (名陈守忠) 办的。当年

他已是长须老人了。校长名高紫垣，是涿州人。学校半官半

私，学生只数十人。那时多数小孩是不上学堂的，我与兄弟及

堂兄弟等人就读其中，是因二伯父当时在太医院看守房屋；我

父亲也在宫内药库房当差；后来我们全家又住在太医院后群房

内。如今八十多年前的旧照我仍保存着，太医院的旧状还印在

我的脑海里。

太医院前为一大堂。大堂流云屏上悬清光绪晚年所颁布的

《立宪誊黄》(清制，凡向全国颁发的诏书皆用黄纸誊写，称誊

黄。辛亥革命前，清王朝衙门均悬此件)，大堂内竖有“重建

太医院记事碑”六方。大堂后有四合院及二堂，再其后为后罩

房。其西向为三皇庙，大堂之左右有太医院佐领厅，西佐领厅

南一小庙供奉有针灸血脉铜像，东佐领厅是土地庙。

民国初年，民国政府教育部经常派官员下来检查私塾是否

教授民国新编教科书，称为查学或督学。所以我们那时都有两

套课本，一套是私塾的，一套是教育部的。当时多数私塾先生

不愿讲新教材，于是在查学的人一到，便马上叫学生从桌底掏

出教育部的新课本，以示搪塞。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提

倡办“平民夜校”，其宗旨是使一般贫民子弟亦可读书。1922

年我十四五岁时便来到北大学生会在北大红楼办的平民学校学

习。期间我半工半读，为维持生活白天曾在店铺作坊做工。如

前门外小手工艺作坊和东四万历桥附近制做丸药的小店铺。后

来我还经人介绍，抄写过《四库全书》。起因是，太平天国时，



浙江文澜阁的《四库全书》被残毁，为补齐之，以承德文津阁

藏《四库全书》为蓝本，进行补抄。记得一天可挣一银元，时

间大约是民国十二年 (1923年) 间。这个差事我当年自以为

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1924年夏秋，我通过考试升入北京大

学史学系，是旁听生。这时我已是17岁的青年了。

辛亥革命虽废除了封建帝制，但溥仪及原皇室成员，仍居

清宫后半部，并享有“大清皇帝”尊号，不用民国纪年；一批

清朝遗老旧臣，仍然顶戴花翎身着黻服向溥仪跪拜称臣；大批

太监、宫女、侍卫还在供封建小朝廷使用⋯⋯这些举动，引起

朝野人士及民众的不满，于是在 1924年的 11月 5日，当年控

制北京政局的冯玉祥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

宫。从此花翎顶戴、达官显宦出入宫禁的朝代便永远结束了。

溥仪出宫后，摄政内阁国务院发布命令，组织“办理清室

善后委员会”，11月 20 日该会宣告成立。该会的主要成员均

为政府各部院的高级官员和社会名流，北京大学教授、助教等

也参与其间。当时我正在北大史学系听课，经有关教授的推

荐，于是年 12月 27 日进入善后委员会工作，1925 年 1月 7

日，被正式任命为缮写书记员。故宫博物院成立，我仍赓续在

院。日前《中华英才》记者采访我曾有这样一句话：“溥仪出

宫，单士元进宫。”从那时直至今日，我在故宫度过了70年的
沧桑岁月。

二、在清室善后委员会

溥仪出宫之后，所有属于清内务府的机关随之解散，二伯

父和父亲面临失业。于是父亲便托他的朋友周先生为我和我大

哥士魁找个差事做。在周先生及他的朋友的帮助下，大哥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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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善后委员会工作。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旁听课程。由于

我对历史考古方面兴趣极大，教授亦希望我能在这方面继续深

造，并指以从研究明清史入手。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北大

史学系、文学院大部分学生、助教及著名教授均参与了善委会

的工作。于是我在教授的提携下，也随老师们来到善委会，充

当一名小助手。

我进入善委会时，只有 18岁，没有高级学历，只能是充

当低级职员，即做缮写书记员。即使这样，同样要有许多手

续，不仅要有“人保”，还要有“铺保”。我的“人保”是当时

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许宝蘅先生。我的“铺保”是地安门外的小

银号张掌柜。这位张掌柜原是打地摊换钱的个体小户，是从兑

换零整钱中赚钱起家的。如一个银元应换五十吊铜钱，他只给

四十六七吊；反之五十余吊铜钱才能从他那里折成一银元，时

间长了就赚了钱开了银号。因我二伯父与他很熟，所以他才肯

担保。当年，找个铺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钱人家都不愿承

担责任。有了人保和铺保，再在已先从善委会领取的类似合同

书的凭证上签字盖章，然后交回，方才生效。我和长兄都履行

了这样的手续，才算正式进人善委会工作。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职责是办理清宫公私财产及一切善后事

宜。它是公开于国民的组织机构。委员长是由国务院任命的李

煜瀛教授。李先生字石曾，为清代同治、光绪两朝老师李鸿藻

之子。曾留学法国并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之事。回国后任北

京大学教授，是一位思想开明人士。善委会同时聘请蔡元培、

陈垣、沈兼士、俞同奎等十位名流学者教授担任委员。在政府

国务院下的各部均派官员协助参与点查清理工作 (称助理员)。

我记得教育部人选中，就有鲁迅先生。同时还聘请社会知名人

士庄蕴宽等为监察员。又聘顾问多人，其中有胡适教授。另



外，清室遗老宝熙、罗振玉等五人为清室代表亦在其中。在具

体工作人员中有事务员、缮写书记员。当年的书记员现在世

的，还有供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的我的老同事那志良先生。

善委会成立一个月后，即在12月 20日决议出了“清室善

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这个规则对清查从登记到物件

挪动及工作人员运作规范等都有相当严密的规定。现在我还清

楚记得几条，如规则中第二条，“点查时分组，每组分为执行

及监视二部，其职务之分配临时定之”。第六、七两条，“每组

人员排定后，于进内执务前，均须在办公处签名，并须佩戴徽

章”；“登录时，每种物品上均须粘贴委员会特制之标签，一面

登记物品之名称及件数，凡贵重物品并须详志其特异处，于必

要时或用摄影术或用显微镜观察法或其他严密之方法以防抵

换”。第八条，“点查物品时，以不离物品原摆设之地位为原

则，如必不得已须挪动地位者，点查毕即须归还原处，无论如

何不得移至所在室之门外”。第九条，“室内工作时，得视必要

情形，更将组员分为小组，以免拥挤”。第十条，“室内工作

时，不得单独游憩，不得先进或后退”。第十一条，“室内工作

时，监视人员须分立于执行事务人员之间，不得自由来往于事

务地之外”。第十二条，“室内工作时不得吸烟”。第十三条，

“组员有违背规则时，监视人员得报告于委员长及监察员处理

之”。第十六条，“各组进屋勤务，无论已毕未毕，出屋时每次

必须加以封锁，由本组会同军警签字，或作别种符号于上。点

查未完之箱柜亦照此办理”。在第十七条中规定“本会每日应

将点查情形编出报告公布之”。当年点查之日，紫禁城门有冯

玉祥部队及北京警察厅士兵守卫。工作人员均须佩戴清室善后

委员会证章并经过检查方能通过。

记得我到善委会的当日，有教授对我说：“溥仪在辛亥革



命退位后，曾于民国六年复辟，企图推翻民国。事未得逞，仅

历数日，昙花一现。但其再度复辟之心未死，一些保皇党遗老

之流，日日为溥仪谋之。让溥仪出宫，是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

业，意义重大。”我为青年后生，听后颇为兴奋，参加清宫旧

藏文物的点查工作，还属革命之业，得以为荣。

溥仪出宫后，原清室内务府当差者和随溥仪出宫的人生活

随之拮据；清室遗老更为溥仪出宫愤愤不平，并为此奔走呼

号。他们都迁怒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在街

上行走，时时遭到一些人的白眼。故此我在前往紫禁城途中，

不敢将证章外露而掩于衣襟中。记得一天，我前往紫禁城，有

两位老者 (大概是上述遗老) 便指我怒视对曰：“这男孩子参
加革命党了!”这是轻的，重则拳脚相加。

清室善后委员会内，几位前清遗老亦采取不合作的对抗态

度。1924年除夕之日，孙中山先生北上来京，遗老们以驱逐
溥仪出宫时，孙中山不在国内为由，借机联手向孙中山先生致

书，说清室移宫违背了民国初年所订的优待条件，请孙中山出

来“主持公道”等等。时孙中山先生正卧病北京，即由秘书处

复函清室，指出溥仪不履行原定的优待条件中之种种做法：不

迁居颐和园；不通行民国纪年，仍用宣统年号；不废止对官民

赐谥及其他荣典；民国六年又有复辟帝制之举⋯⋯这些都是对

优待条件完全毁弃之行动。在孙中山先生正义严词之下，清室

则无言以解，更无狡辩之余地。不幸的是，中山先生不久因病
逝世。

旧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使善委会工作如雪上加

霜。尤其是清室代表与段祺瑞执政府联合起来对付清室善委

会，更给清理点查工作带来困难。先是清室代表五人，均表示

拒绝参加清理点查，同时还连续将善委会信函退回。1924 年



12月底，他们又向内务府发出一函，反称善委会点查工作

“纯属片面行为”等等。同时还造谣中伤善委会主要成员。面

对这样恶毒攻击和无理取闹，善委会的领导成员都采取了十分

慎重的态度。不久，段祺瑞政府秘书厅竟指示内务部下令致函

清室善后委员会，曰：

径启者：奉执政谕，据报清室善后委员会于本月二十

三日点查清官物件。现清室善后之事，政府正在筹议办

法，该委员会未便遽行点查。着内务部暨警卫司令查止等

因，相应函达。贵部希即查照办理可也。此致 内务部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善委会见形势不利，采取果断行动，立即召开会议。取得

一致意见后，将决议函复致段政府：

⋯⋯点查清宫物件，系会内应有手续。又本会点查规

则，系会同军警各机关及各项专门学术人员分组办理⋯⋯

似非单纯行政机关可比，万难中止。

同时乃按原计划，按制度逐日进行点查工作。点查中严格

实施了清理公产、私产的原则。如在溥仪的行李出神武门之

际，军警及察监人员检查时，发现行李中有属于国有的传世之

名字画，于是当场予以扣留。后来清室人员又借口溥仪的冬衣

不足，以取冬衣为名，连哄带抢提出上百件皮货、首饰等，其

中私藏了乾隆年间瓷器及其他贵重物品。如此等等，都被扣了

下来。月余后，1925 年 3 月 ，善委会在毓庆宫点查物品时，

发现了一本糙账，记录了诸位大人借去的字画古玩等。7月在



养心殿溥仪原居住处，又发现密谋复辟的文件 (故宫当年即印

出题为《甲子复辟文证》的小册子)。足以说明溥仪在小朝廷

时期，除吃喝玩乐无度挥霍之外，还以赏赐或借出等各种名义

将宫中传世之宝移至宫外，窃为己有。当年查出共有宋、元、

明版书籍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书画上千余件。以赏

溥杰名义拿走古画就有一千多件，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均有收藏文物之传统。一个王朝灭亡

后，新的王朝则取其收藏为本朝所有；清之于明亦循其例。所

以清宫中历代宫廷传世之宝，均应视为国家所有。善委会一方

面积极点查文物，把这些本应属于国家的珍宝收为国有，另一

方面积极筹备，创造条件，尽快将它们公开于国民，让人们了

解那神秘的封建皇宫以及皇宫中所藏历代文物国宝。

我到善委会后正式参加点查文物是 1925 年 1月 ，此前的

一两次点查，我因手续未办妥未能参加。如此之大的紫禁皇

宫，对于参加点查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极为新鲜。对我来说，

至今虽然已是70年前的事了，但回忆起这一段经历，仍然记
忆犹新，仿佛昨日。

70年前的故宫可与现在不同。当时能进故宫的人员，只

有善委会的成员和搬扛物品的工人，及北京警察厅的保卫人

员。1925年一二月份，点查清理工作开始不久，正值隆冬季

节，似乎当年也比现在冬季冷得多，有时到零下 18℃。一进

神武门洞，西北风打得你身不由己地往宫门洞两壁撞，几乎无

法行走。可以说常常是打着转儿进故宫。我心里默语“老子青

牛”，因牛善逆风，就这样来鼓励自己战胜严寒。那时我家住

在鼓楼北面的前坑胡同。每天我步行到神武门。当年清宫北门

即神武门，不像现在这样宽敞，还有一道门叫北上门。在北上

门的东西两侧有东西连房。房前各有一道墙向东西伸延至与景



山东西墙平行，用牌楼连起来，就是现景山东街拐弯处和大三

元酒家址。那时从神武门是看不见景山门的。北上门顾名思义

是北去的门，是故宫对景山而言。在东西连房后还有一条路可

以通往神武门。当年我每天就是经过这条路进入故宫的。

初入清宫，其凄凉景象跃然入目。每到一个院落都是蓬蒿

满地，高与人齐。于是在点查工作开始之前，要有人手持铁

镐、镰刀为参加点查的各政府官员和大学教授学者开路。隆冬

时节，北风凛冽，出气如霜，唇际浮冰。进入冷宫更是寒气袭

人。在冷宫点查，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脚时常冻

得痛若刀刺。我为缮写书记员，实为编号粘贴之役，双手常常

冰冷僵直木然。身着无口袋的特制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
口，使得双手无处可藏，此举为预防发生偷盗之事。点查中各

部助理员虽着宽袍大袖之服，亦受登高站立之军警监视。

清宫内各个殿堂，真可谓冷宫空旷，任其荒芜。有的库房

前门封锁，后墙则已坍塌，成为狐鼠出没之所。

我用几乎冻得僵直的手，提着一个带有四框的木制小盒，
里面放有签号、糨糊、纸笔等物，为点查者备用。比如，某一

宫殿里有玉寿桃一个，是这座殿中第三件被点查的物品，点查

者按顺序报三号，并报该物名称，于是我马上用笔在签上写上

号数，或挂或贴在该玉寿桃上。点查各宫殿的顺序是以旧时小

孩启蒙课本《千字文》的内容为序。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天、地、玄、黄”代表四个宫殿，然后以此类推。因

第一个点查的是乾清宫，因此乾清宫以“天”字记录在点查报

告上。至于乾清宫内其他各室，则按其他顺序号来编排。

点查清宫茶库时，还看到积存的大批茶叶，有云南、安徽

等各省名茶，均属贡品，并装在特制的有龙纹海水江崖或双龙

戏珠等图案的锡筒及银筒内。其中云南普洱茶膏亮如小型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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